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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是20世纪中国出现的空前绝后的文学家、

革命家和思想家，是一个应该大写的文学主体 [1]。

一个世纪以来，鲁迅及其所构造的世界衍生出了一

系列学术研究成果，甚至“鲁迅学”成为一门显

纪念、展示与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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畴。以博物馆、纪念馆和主题公园中的鲁迅为研究对象，既可以讨论展示空间中的鲁迅是如何继承

传统的文学色彩和革命精神，也可以考察其是如何随着文化消费与文化旅游的日渐兴盛而被商业化

的。这种独特的空间策略和视觉叙事与文本中的鲁迅形成了某种呼应，并折射出当代中国社会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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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具体而言，对鲁迅的研究与论述涉及文化学、

哲学、人格学、伦理学、思维学、宗教学、文化人

类学、文学创作学、编辑学、批评学、美学、艺术

学、语言学、翻译学、学术史、文化史、历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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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等诸多领域 [2]，但关注展示鲁迅、纪念鲁迅

的博物馆学研究相对较少①。作为“民族之魂”，鲁

迅的纪念与阐释方式多种多样，既有严格的学术研

究、丰富的展演活动，又不乏网络的营销推广、影

视的制作拍摄。此外，遍及中国几大城市的鲁迅纪

念馆和主题公园构成了纪念鲁迅的整体空间，这些

文化机构与政治景观不仅延续了民族国家关于鲁迅

的传统叙事，而且涉及身份重构与商业化等后现代

议题。

从研究视野来看，文学作品和文学人物的文本

解读，或者说“纯文学”研究逐渐陷入困境，跨学

科研究或综合研究日益成为一种趋势。华盛顿大学

的伯佑铭（Yomi Braester）认为，流行音乐、影视

等都已纳入到当代文学的研究范围[3]；俄亥俄州立大

学的邓腾克（Kirk Denton）则认为，流行文化可涉

及电视、摇滚、杂志、广告、网站等领域 [4]。基于

此，博物馆、纪念馆与主题公园等视觉修辞和展示

空间也属于广义的、跨学科的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范

畴。作为一种可以被阅读、被分析的文本对象，以

博物馆为代表的展示空间不仅是一个记忆之场，而

且是一个建构知识、传递信息的文化机制。由此，

对展示空间中的鲁迅进行研究，一方面可以呼应文

本空间中的鲁迅，形成一种对鲁迅的互文性理解；

另一方面也能够借此窥探博物馆叙事背后的政治、

文化与意识形态的意义。总体而言，鲁迅的空间分

析与解读可从传统问题来关照当下，既能够填补鲁

迅研究的某些缺失，还可折射出当代中国表述革命

与历史的张力与困境。

目前，博物馆学界对鲁迅展示的研究更多强

调展览历时性背后的政治性和对革命的表征 [5]。本

文在呈现展示鲁迅的传统方式及其背后的政治性的

同时，意欲揭示当代中国展示鲁迅的新尝试，即将

鲁迅主题公园化，以此来强调展示的商业化和经济

化，进而窥探当代中国不同观念与潮流之间复杂交

织。为此，笔者并不着笔于有关鲁迅其人及其作

品、思想等的探究，而着力于将空间展示中的鲁迅

作为研究对象，以纪念馆和主题公园中的鲁迅形象

为经验材料，分析当代中国社会是如何在记忆之场

中展示、展演鲁迅遗产的。

一、纪念鲁迅

庄钟庆曾提及“研究鲁迅是为了更好地纪念鲁

迅、传播鲁迅” [6]。那么，研究什么、纪念什么、

传播什么？其背后的观念与机制是什么？在文学史

的帮助下，不同历史时期的各自内在结构已经得到

描述，并形成一个有机的演变序列。但多重意义与

历史集聚的纪念鲁迅的空间景观却一直被学界所忽

视。在笔者看来，作为观念、知识的物化空间，纪

念馆和主题公园的分析对于理解鲁迅的当代价值极

为重要。

作为民族文学的领军人物，鲁迅在中国现代

文学史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公共性、政治性和民族

性角色。在现代文学、思想史和哲学等研究领域，

以鲁迅及其所构造的世界为主题的学术成就毋庸赘

言。在博物馆分类中，纪念鲁迅的展示空间首先属

于人物类纪念馆的范畴。人物类纪念馆是我国博物

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因鲁迅而开设的纪念馆

数量、地位显著。纪念空间从两个方面彰显了鲁迅

在当代中国的地位与价值：一方面，在中国现代文

学馆中，鲁迅位于“20世纪大师风采”展厅的中心

位置，其他六位大师——茅盾、郭沫若、老舍、冰

心、曹禺、巴金以此为中心分居四周。在展示技术

上，通过场景再造的方法展示鲁迅伏案工作的沉思

状态，传递出一种忧国忧民、鼓舞公众的基调。另

一方面，与上述主角展示相互映衬的是鲁迅纪念馆

①  目前有关鲁迅的博物馆学研究成果不多，主要有钱旭初《多义性文化空间——鲁迅纪念馆(博物馆)谈》（《鲁迅研究月刊》2013

年第9期）、《作为城市符号与文化资源的绍兴鲁迅纪念馆》（《鲁迅研究月刊》2014年第7期），刘欣《展览中的鲁迅——北

京鲁迅博物馆的历史、政治与展示体系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文本、语境与表征体系——北京鲁

迅博物馆展示文本分析》（《北京文博》201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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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量优势。早在20世纪50年代，上海、北京、绍

兴就曾竞相争夺鲁迅纪念的优先性和合法性。鲁迅先

后在绍兴（1881.9—1898.5、1910.7—1912.2）、

南京（1898.5—1902.3、1912.2—1912.5）、杭州

（1909.8—1910.7）、北京（1912.5—1926.8）、厦

门（1926.9—1927.1）、广州（1927.1—1927.9）、

上海（1927.10—1936.10）7个城市居住、生活，

1950年以后，这7个城市纷纷设立鲁迅纪念馆。邓腾

克曾提到，在世界范围内，没有哪一个现代文学家

能够像鲁迅这样获得如此大规模的官方纪念 [7]181。

鲁迅在现代文学馆中的地位和数量众多的纪念馆设

置，充分彰显了纪念鲁迅在现代中国的重要性。

由于鲁迅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生活面貌，这些不

同地区的纪念馆的展示内容各有侧重、形象略有不

同。得益于丰富的馆藏和建在首都的地理位置等有

利条件，北京鲁迅博物馆力求完整叙述鲁迅生平；

其他各馆生平陈列多采用叙述加专题方式 [8]3，如绍

兴鲁迅纪念馆依托于故乡之情侧重于鲁迅青少年生

活，南京鲁迅纪念馆侧重于其南京求学经历，厦门

大学鲁迅纪念馆侧重于其在厦门时的历史文物资料，

广州鲁迅纪念馆侧重于其主要革命实践与革命精神，

上海鲁迅纪念馆则侧重于其精神生活与成就。虽然

在展示内容和组织风格上有所不同，但是上述纪念

馆在谈及鲁迅生平阶段和知识演进时，叙事模式基

本保持一致。鲁迅纪念馆中的叙事共识主要受到两

个方面的影响：即鲁迅的自传文章和马克思主义目

的论的表述[7]182。此外，国家资助带来的权威话语和

稳定叙事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这种纪念景观的连

续性和共识性。

从博物馆研究视角来说，文学和文学人物的纪

念与展示并非是一个纯粹的现代现象，早在古代中

国就有传统文学家的纪念之地。不过，传统文学家

的内涵具有单义性，儒家经典气息和文人精神典范

往往是纪念与展示的核心主题。现代文学和文学人

物的纪念与展示则相对复杂，不仅是一个高度意

识形态化和政治化的过程，而且存在阐释与解读

的意义多样性。从时间维度来说，无论是在文学

领域还是博物馆研究领域，有关鲁迅的建构伴随

着政治场域的变迁而有所不同。在过去一个世纪

里，鲁迅形象的阐释经历了几次比较大的转变：

先后经历了“启蒙鲁迅”“政治鲁迅”“文化鲁

迅”“文化产业鲁迅”几个阶段的发展[9]。需要指出

的是，这种便于研究的抽象概念并非是一种后者替代

前者的线性关系，而是一种意义叠加的层累过程。换

句话说，当代中国纪念馆和主题公园中的鲁迅形象

是一个窥探不同时期意识形态及社会文化变迁的关

键所在。

二、展示鲁迅

当代中国的鲁迅纪念馆是一个交织着多重意义

与历史的场所，其对鲁迅的纪念与展示具有多重性

和复杂性。笔者以北京鲁迅博物馆和绍兴鲁迅纪念

馆的基本陈列为研究对象，具体分析鲁迅是如何被

展示的，以及其背后所隐含的理念究竟如何。

北京鲁迅博物馆的基本陈列前后一共经历了

六次较大的变化：分别是1956年、1974年、1981

年、1996年、2006年和2021年。这种历时性的变

化并不意味着完全的替代，而是暗含着当下与历史

的继承、修正与协商。从叙事结构来看，北京鲁迅

博物馆基于编年体的时间序列展示自1956年以来延

续至今，鲁迅的生平线和政治隐性线在展示空间中

彼此表述，相互映衬。从叙事线索来看，1981年

根据地点转变和事件发生来划分展示单元的策略依

然存在，绍兴、南京、日本、杭州、北京、厦门、

广州、上海成为分割展示的重要依据。对鲁迅的认

识经历了由基本知识普及到圣化鲁迅再到回到真实

的鲁迅的过程 [8]4，其中，“从鲁迅出发，回到鲁迅

中”的个性化原则是1996年生平陈列的灵魂 [10]，

标志着鲁迅由此开始走下神坛。这种真实的、生活

化的鲁迅形象一直延续至今。从革命导师到文学大

家，从被表述的阶级斗争战士到自我表述的民族之

魂，从被铭记的公众人物到被遗忘的婚姻家庭，北

京鲁迅博物馆中展出的鲁迅是一个变动不居的象征

符号，其内在结构融合了不同时期的文学理念、革

命思想和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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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北京鲁迅博物馆中有关鲁迅的展示集中

体现了当下与历史之间复杂的继承、修正与协商关

系，那么，绍兴鲁迅纪念馆则集中诠释了作为文化

资本的鲁迅与绍兴城市发展之间的纠葛。邓腾克认

为，绍兴的城市形象与鲁迅等其他地方名流之间具

有密切的关系[7]185。钱旭初的研究指出，作为鲁迅的

故乡，绍兴与鲁迅形成了一组“城与人”的关系，

成为绍兴重要的文化资源 [11]。这样的一种鲁迅地方

化的建构是如何在绍兴纪念馆中实现的呢？在绍兴

纪念馆的第一部分，鲁迅与其他与绍兴有关的历史

人物并置于展示空间中，比如大禹、勾践、陆游、

徐渭、秋瑾，建立了一个基于“城与人”的无时间

谱系。在这里，鲁迅成为值得纪念的帝王、文化英

雄、作家和革命家序列中的重要环节 [7]186，不仅提

升了绍兴的城市品牌，而且赋予了鲁迅多重的身份

认同。

可以说，每个地方的鲁迅纪念馆在展示鲁迅上

都有其独特之处：上海鲁迅纪念馆对“立人”“兴

国”等主题的提炼与展示；南京鲁迅纪念馆展出

“中学课本中的鲁迅”；厦门大学鲁迅纪念馆设立

“鲁迅与许广平”专题展示；广州鲁迅纪念馆展示

鲁迅“玩在广州”的别样人生。可以说，鲁迅作为

“民族之魂”的文化地位是众多展示策略的前提和

基础。

最后，讨论鲁迅展示的身份议题，即展示何种

身份的鲁迅。鲁迅集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等诸

多头衔于一身，不同身份背后的所指有所不同，甚

至是截然对立的。简单来说，五四运动孕育了两种

思想传统：强调个人解放的启蒙精神和强调批判社

会的革命传统。从文艺理论视角来看，前者属于批

判现实主义，具有强烈的批判现实精神和人道主义

关怀；后者属于革命现实主义，带有强烈的革命意

识和政治使命 [12]97。简而言之，前者大体指的是作

为文学家和思想家的鲁迅，后者大体指的是作为革命

家的鲁迅。从根本上来说，上述两种基本原则和思维

方式是不同的，鲁迅的文学家和思想家形象批判社

会的不公与黑暗，其立意是自主、人类行为终极目

的和普遍性 [13]。鲁迅的革命家形象是民族的觉醒和

建设，其立意是政治性、阶级性和服务性 [12]92-93。

在展示鲁迅的纪念馆空间中，作为手段的启蒙精神

被成功纳入作为目的的革命传统中，也就是“立

人”与“国民性”服务于“救国”与“社会主义理

想”。无论是绍兴鲁迅纪念馆还是上海鲁迅纪念馆，

都能够清晰地看到有关鲁迅身份展示的矛盾和张

力，这种复杂性不仅源自于鲁迅自身形象，而且与

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以及处理五四运动遗产的态

度密切相关。

展示鲁迅是各个时期、各个地方的纪念馆都必

须要面对的问题：这不仅与鲁迅及其所构造的世界、

鲁迅学术研究有关，而且受到时空维度的影响，同

时也受到当代中国商业化和市场经济等新意识形态

的影响。这便构成了鲁迅在展示空间中的另一个形

象——消费鲁迅。

三、消费鲁迅

当代中国处于社会主义话语和市场主义意识形

态相互交织、彼此博弈的时代，“告别革命” [14]理

念让记忆之场的传统形态陷入表征革命与过去的危机

中。在这一点上，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的

启发颇为重要。在谈及当代的全球现代性危机时，

德里克提出了传统阐释的多元现代性或替代性现代性

术语[15]。具体到中国，革命的或社会主义的话语在最

近几十年遭遇到了文化消费主义、全球旅游发展、

新型的记忆与纪念形态，以及应对过去断裂的怀旧

主义 [16]，其结果是多元话语或替代性叙事与官方权

威声音的并置。需要指出的是，替代性叙事作为一

种文化机制并非意味着颠覆或挑战民族国家的宏大叙

事，而是一种对传统模式的完善和补充。

就革命历史和红色遗产来说，1995年，民政

部确定了第一批（1 0 0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200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2004—201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

作为新型的爱国主义模式，红色旅游是传统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的完善与补充，不仅延续了国家巩固意

识形态的初衷，而且通过传承革命历史寻求大众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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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和经济消费 [17]。大众化和商业化的趋势普遍存在

于当代中国的文化景观中，纪念馆和主题公园等展

示场所也不例外。需要指出的是，新型的怀旧情绪

和商业化发展是依托传统纪念馆，通过故居修缮、

主题公园、想象的再造等方式实现的。消费鲁迅的

现象主要出现在绍兴，其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

方面通过鲁迅故居工程，整合城市资源，以鲁迅的

名义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则以小说为蓝

本，建构一个回到过去、表征过去的主题公园——

鲁镇。这两种围绕鲁迅形象的尝试进一步丰富了鲁

迅之于当代社会的价值，反映了当代中国市场经济

迅速发展和社会文化急剧变迁的现状。

2002年，绍兴市委、市政府在鲁迅纪念馆原

有基础上，实施《鲁迅故里历史街区保护规划》，

打造了“鲁迅故居”历史街区。“鲁迅故居”历史

街区包括鲁迅当年生活过的故居、祖居、三味书

屋、百草园，还恢复了周家新台门、寿家台门、土

谷祠、鲁迅笔下风情园等一批与鲁迅有关的古宅古

迹。与传统的鲁迅纪念馆展示不同，“鲁迅故居”

将鲁迅遗产挪用为一种城市认同和文化资本，将其

作为一个旅游目的地予以经营。据一些游客反映，

来“鲁迅故居”是为了找寻小时候在课本上阅读鲁

迅小说时的想象。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到雕塑、建

筑、复原场景，以及鲁迅作品的摘录文字和照片。

码头、小船、拍照、餐饮、特产等景象，以及小说

中提到的茴香豆、绍兴黄酒、龙须糖等小摊随处可

见。可以说，江南印象、独特民俗、地方特产、文

化旅游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鲁迅本身的吸引力和影

响力，文化的商业化和大众化成为消费鲁迅的地方

策略。

消费鲁迅的另一个更为激进的例子是位于柯岩

景区的鲁镇。如果说“鲁迅故居”是在与鲁迅有关

的历史遗迹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话，那么原先在绍兴

历史上查无此地的鲁镇则是按照鲁迅作品，如《祝

福》《孔乙己》《明天》中对鲁镇的描绘，以及当

时绍兴水乡的民俗风情、建筑风貌、自然风光等要

素还原出来的主题公园。上述两种形态构成了科

林·索伦森（Colin Sorensen）所说的主题公园的

全部所指[18]。鲁镇于2003年9月建成开放，占地150

亩，建筑面积3万多平方米，分为传统餐饮区、传统

商铺区、休闲展示区、传统民居区、水上游览区五

大区域。商铺区里毡帽店、豆腐店、越瓷店、古玩

店、锡铂店、贡品店、茶漆店、油烛店、当铺和钱

庄林立；民居区里豪华气派的鲁府、外土内洋的钱

府、鲁家祠堂、奎文阁、阿Q栖身的土谷祠和旧木板

房的民宅错落有致；阿Q、祥林嫂、假洋鬼子、鲁四

老爷等鲁迅笔下的人物一个个出现在街上，一幕幕展

演着鲁迅小说中描绘的场景。借用鲁迅的“故乡”

记忆，结合绍兴传统风情，鲁镇打造了一个主题公

园式空间。观众进入其中观光与游玩，从而实现了

从文化层面上的对作为文化资源的鲁迅的消费。

通过物件与气氛的营造而再现过去感，进而满

足游客休闲娱乐需求的主题公园模式成为当代中国

展示文化中的普遍策略。需要注意的是，鲁迅的故

乡情怀与当前重回乡土的怀旧之情是否一致。我们

知道，离家是鲁迅、郁达夫等早期知识分子不断书

写的意象，离开故乡和排斥故乡反映的是那一代知

识分子与中国传统本身的暧昧关系[4]。可以说，鲁镇

现象的出现是现代化与市场化潮流背景下的“怀旧

疗法”，然而，这种尝试不仅引发了有关鲁迅故乡

情怀的质疑，而且再次落入到商业化的圈套中。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此处的“消费”不限于经

济化和商业化的维度，还包括文化的消费，即游客

在旅游过程中发生文化层面上的侵染和消费。从博

物馆到主题公园，展示鲁迅空间的变化意味着让更

多的人去认识鲁迅及其文学作品的价值。从这个角

度来看，在主题公园式的空间消费鲁迅不仅是对传

统意义上文化价值的延续和拓展，而且是商业化和

经济化视角重新让鲁迅“活”起来的当代尝试。

四、结语

纪念鲁迅是由官方机构创建、维护、支配的

统一行为，因此，各个鲁迅纪念馆的秩序与叙事能

够在国家资助和官方机构 [19]的支持下保持共识与

稳定。虽然上海鲁迅纪念馆与其他鲁迅纪念馆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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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方式上有所不同，但是专题性和表现性的手法也

仅仅止于技术层面，尚未对鲁迅的官方叙事形成颠

覆。中国的纪念馆等文化机构在重塑历史、反映

变迁方面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但新形态的展示空

间——主题公园已经开始出现。“鲁迅故居”和鲁

镇在某种意义上弥补了绍兴鲁迅纪念馆在展示鲁迅

上的传统取向，其大众化和消费化的诉求导致了消

费鲁迅现象的出现。

由此看来，纪念馆和主题公园在某种程度上

构成了当代中国完整的展览体系。现代文学馆与各

个鲁迅纪念馆属于传统的文化展示形态，无论在物

件选择、展示叙事、评论文字还是展示技术方面，

其展示空间无一例外都会根据国家权威话语表述鲁

迅的文学成就、革命精神和民族情感。而“鲁迅故

居”和鲁镇则属于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产物，

是一种属于主题公园范畴的创意性、现代性旅游场

所。在这个以文化复制、文化移植和园林环境等手

段为载体的公园里，鲁迅及其想象的怀旧之感成为

地方社会消费性和商业化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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